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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成祖朱棣，是朱元璋第

四子，生于元至正二十年
（1360年）四月十七日，洪武
三年（1370年）被封为燕王，
封国在北平，洪武十三年
（1380年）就藩。北平是元朝
首都大都所在，地位十分重
要。燕王府就建在元朝皇宫，

因为其格局不同一般，朱元璋
下令其他亲王不得仿效。

按照明朝的藩王制度，亲
王虽然有封国，但不能以割据
而占有土地，也不能直接统治
当地百姓。亲王们各有护卫军
三卫，人数在三千人至一万九

千人不等。不过，处于战略要
地的守边亲王的军队也有超
过常制的，如宁王所部就有
“带甲八万，革车六千”。

洪武二十五年（1392
年），朱允 被立为皇太孙
时，朱棣早已节制诸军在塞

外作战了。洪武二十三年
（1390年），燕王军队一举
收降了北元平章乃儿不花，
从此威名大震。

马皇后死后，朱元璋选高

僧陪侍诸王，以颂经荐福。经
当时担任左善世的僧人宗泐
推荐，僧人道衍被选中给燕王
朱棣。道衍与燕王相谈甚为投
机，他曾对燕王说：“大王要
是让我在您左右侍奉的话，我
能送您一顶白帽子戴。”这是

一句暗语，在“王”字上面加
个“白”字，正是“皇”字。朱
棣看此人有这样雄心壮志，于
是在就藩北平时请求朱元璋
派道衍从行。

道衍到北平后，在庆寿
寺做了住持，其后他出入燕

王府，踪迹诡秘，经常与燕王
密谈。他向燕王推荐了袁珙
和金忠。

据说，燕王为了考察袁珙

的相术，让使者请袁珙在酒肆
中饮酒。燕王身穿卫士服，与

另外九个卫士一同假装来到
酒肆买酒。袁珙见到这十个人
进来，立刻直奔燕王面前下
拜，说：“殿下为什么这么轻
贱自己呢！”燕王故意装糊
涂，诧异地说：“我们都只是
护卫校士啊。”袁珙听了这

话，不予回答。事后，燕王将袁
珙召入府中，详细询问。袁珙
叩首回答道：“殿下您以后会
成为太平天子。”燕王怕别人
起疑，假装袁珙得罪，将其遣

送。袁珙走到通州，就要上船，
这时候燕王府又来人把他秘

密召入燕王府。
金忠本是鄞县人，他哥

哥充军死在通州，他前去补
替，但因贫困无路费，袁珙帮
助了他。他到通州后，被编入
卒伍，在北平街上卖卜，他卜
卦很灵，大多数都能卜中。朱

棣将要起兵，以生病的名义
将金忠召入府中占卜。金忠

以所占的卦劝朱棣举大事。
我们现代人不必相信所

谓的相术，不论是姚广孝，还
是袁珙、金忠，他们不过是对
当时天下形势进行了透彻的
分析，利用相术等糊弄人的把
戏增强燕王起兵反叛的决心。

朱元璋晚年，秦王、晋王相
继死去。燕王成为朱允 最年
长的叔叔，势力也最强。朱允
即位后，削藩之策势在必行，而
重中之重在于削除燕王。

燕王决心起兵后，便开
始了紧张的准备。他偷偷地

选拔、任命军队各级军官，广
收悍勇之卒。他又利用燕王
府高大崇深的特点，命令姚
广孝在后苑练兵。练兵的同
时，又招募匠人在燕王府就
地打造兵器。

纸包不住火，北平的地

方官和驻军将领也不糊涂，
不断将燕王府的异常情况报
告给朝廷，并对北平及周围
地区的人事和兵力分布作出
调整和部署。为了麻痹朝廷，
燕王开始对外声称自己有
病，四十多岁的人，居然在宫

中拄着拐杖走路了。到了盛
夏，他还在客人面前围着火
炉，拼命摇头说 “冷啊冷
啊”。根据历史记载，燕王装
疯装得很逼真，甚至跑到集
市中又跳又叫，看到酒肉就
夺来吃，胡言乱语，喝醉了就

径自躺在地上，几天都不醒。

BCDEF

王南风是个多变的女

人，这一点她自己知道。至于
为什么多变，原因应该是很
多的，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
是：她认为多变有着莫大的
趣味。多变这个特性让她有
恃无恐，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最近的一次失恋让她尝尽了

酸涩，原因就是她变得慢了
一些。这不，她正好出差，到
那个男人的城市去，有机会
让那个男人看看她的心里到
底有没有他。

那是个北方城市，这里
花红柳绿的时候，那里还是

枯黄一片，风沙漫天。因为工
作的关系，王南风第一个见
的就是他。她站在他的面前，
非常诧异：怎么会爱这么一
个毫无魅力的男人?他面目
猥琐，举止拘谨，身上散发出
烟酒过度的浊气。王南风在

这个城市度过了愉快的五
天，最后一天她失踪了，她与
一个新认识的小伙子跑到了
乡下，在灰尘扑扑的小酒店
里大碗喝酒，大块吃肉，又是
猜拳，又是唱歌。然后她高高
兴兴地回来了。

她回到单位里，先处理
了一些公务，然后取了车回
家。在桥上没看见苏小妹，苏
小妹的娘在夜色中炸臭豆腐

干。她停下车，说：“嘿，今天
怎么是你在干活?”苏小妹的
娘抬起头做了一个鬼脸，说：
“哎呀，大干部回来了?你问
苏小妹嘛，她跟她男人鬼混去
了。”王南风察言观色，冷不
防说道：“她有男人了?该不

是袁庭玉吧?” 苏小妹的娘
绽开苦瓜脸，说：“你猜对
了，有奖。乖囡过来，我给你
吃两块臭豆腐干。”王南风
不理她，开了汽车回家了。

她躺在床上想休息，但是
脑子里打着架，想着袁庭玉的

好处，怎么也不能安静下来。
她旋即起身，衣服也不

换，穿了睡衣睡裤走去按袁
庭玉的门铃。袁庭玉的电视
机开得震天响，她按了好长
时间，袁庭玉才来开门。门一
开，看见是她，脸上有些紧

张。王南风何等精怪，说：
“什么了不起?不就是家里藏
了个人?有必要这样大惊小
怪吗?”她把门一推，说：“让
我进去！鬼头鬼脑的，有什么

见不得人的?”袁庭玉跟在她
后面，嗫嚅地说：“家里没

人，就我一个。她不在这里，
刚刚回去了。”王南风返回
身来，斜着眼睛说：“她?她
是谁呀?哪家的大家闺秀
呀?”袁庭玉的脸“腾”地红
了，一直红到了脖子，幸亏在
暗地里，王南风不会发觉。

两个人正说着，苏小妹
推门进来了。她现在有了袁
家的大门钥匙，想什么时候
来就什么时候来。刚才她回
去，听娘说王南风回来了，心
里有些猜忌。把家里收拾好
就来了。恰好看见这一幕，站

在门边，眼泪快掉下来了。王
南风拉住袁庭玉的手，恶作
剧地说：“是你啊小妹，快请
坐！庭玉，还不泡茶去?”

苏小妹的眼泪一下子掉
下来了，她扭头就走。

王南风叫喊起来：“他妈

的，她还真的爱上你了！袁庭
玉，你快跟她结婚吧。她给你当
老婆，我给你当情人。怎么
样?”袁庭玉讪讪地到屋子里
去，一会儿，王南风就听见袁庭
玉在电话里给苏小妹赔不是，
她估计屋里的话快说完了，又

喊起来：“袁庭玉，你出来。”
袁庭玉出来了。王南风

说：“我有话对你说，你去给
我打一盆洗脚水来，水里洒
点你用的香水。我在这里一
边泡脚，一边赏梅，一边和你
说话。”袁庭玉给她端了一

盆热水，说：“泼妇，你洗了
脚快点走吧！有什么想对我
说的，也快点说吧。”

王南风洗好脚，站起来
走了，一句话也没有。袁庭玉
在她身后大声说：“你，你，
你不是有，有话吗?”王南风

说：“没话。你好自为之吧。”
门一关，袁庭玉在院子

里浑身一冷，满心狐疑。

GHIJK

“砰！砰！……”美国俄勒

冈州斯普林菲尔德市瑟斯顿
中学的食堂里响起了阵阵枪
声。该校15岁的男生基普兰
德·金克尔在用手枪打死自己
的亲生父母后，又携带一支步
枪和一把手枪，朝着正在吃饭
的学生扫射，造成23人受伤，

2人死亡。惨案轰动了全美
国。而这只是美国每年发生的
无数枪杀事件中的一起。

美国多数家庭都拥有至少

一支枪，或是步枪，或是手枪。我
的朋友斯蒂文就有两支手枪。
为了了解美国普通家庭拥有枪
械的情况，圣诞节前的一个晚
上我来到他家做客并采访。

斯蒂文的家坐落在离华
盛顿市区不远的马里兰州克

劳夫顿县一个较为富裕的居
民区。来到主人家中，很快便
进入话题。斯蒂文说，他购买
枪支主要是为了安全，在美国
社会，入室抢劫时有发生，尤
其是罪犯都拥有武器，如果你
没有对付坏人的手段，那就会

吃大亏。他告诉我，总的来说
这里是比较安全的，但总怕万
一。美国居民房屋多半为两层
小楼，一层的窗户都是不加任
何防护栏的玻璃，门也都是木
制的，盗贼很容易进入房间。
邻居是不会帮忙的，警察又靠

不住，所以就需要武器自卫。
说话间，斯蒂文走到楼上

的主卧室去拿真家伙给我看。
他拎着一个黑盒子走下来，小
心翼翼地打开盒子，绒布上放
着两把手枪。一支是银灰色
的，小巧玲珑，斯蒂文说这是

妻子用的；另一支把柄较长，
枪筒也长，碳黑色，他自己用。
他介绍说，两把手枪都是从旧
货店买的，大概花了 400多
美元，口径都是 9毫米，都是

名牌，是美国史密斯 -维森
枪械制造厂生产的，使用同一

型号的子弹。
我试着拿起一把，这是我

生平第一次拿手枪，有些沉甸
甸的，尽管里面没有子弹，但
我仍然心里忐忑不安，生怕它
走火。斯蒂文开玩笑说，我拿
枪的样子很笨拙，没有像电视
电影里警察那么潇洒。在一旁
与女儿聊天的斯蒂文的妻子

马上抱怨起丈夫来：“这么多
人，干吗把枪拿出来，太危
险。”斯蒂文马上解释说：“没

关系，没有子弹。”斯蒂文告诉
我，他每次拿出枪时，总要检

查三遍枪膛里是否有子弹。他
还告诉我拿枪的一个重要规
矩：任何人拿枪都应该时刻将
枪口朝下，不论枪膛中是否有
子弹，将枪口对准其他人都被
认为是十分不礼貌、不道德的
行为，即使是开玩笑，也是最

犯忌的。
斯蒂文对枪的保管十分

谨慎小心。他把两支枪放回去
后，才又取出一盒子弹给我
看。他向我解释说，这并不是
不信任朋友，将子弹和手枪分
开让我看完全是为了确保万

无一失。最后，他领我到了卧
室，向我演示他是如何保管枪
的。他小心地分别将5发子弹
装入两把手枪的弹夹，然后又
轻轻地将枪放入保险盒。保险
盒是花了 200多美元买的，
有密码，只有他和妻子知道。

他将保险盒放入床头柜里，然
后告诉我：“我可以在几秒钟
内取出手枪，应付可能出现的
紧急情况。”

斯蒂文的妻子、女儿和他
本人都喜欢射击。女儿玛丽今
年才13岁，但已经是一位射

击能手。玛丽拿出她第一次射
击的靶子给我看，这是一张用
黄纸制作的靶子，上面千疮百
孔。斯蒂文说，虽然女儿的枪
法尚有待提高，但所有这些枪
眼都足以使一个人到阴间去。
他又自豪地补充说，女儿现在

的枪法已经大有长进，不说百
步穿杨，但每枪也均能打在要
害部位。当然，除非在靶场练
习射击，女儿在任何别的时候
都不能拿枪。

并不是所有的家庭都像
斯蒂文这么负责、这么谨慎，

玩枪不小心走火，手枪被幼儿
拿去，然后误击家人等悲剧屡
见不鲜。

LM@NOPQ

别看广告上画得花里胡

哨的，其实晚会的内容挺正
规，不像几年后我们在小城市
的马路上看到的野鸡歌舞团，
老用脱衣舞来诱惑人。开头我
们见到的小矮子换上了白西
装，人模狗样地上台，一首
《涛声依旧》竟然唱得深情款

款声情并茂。
等我们兴高采烈地回到

学校，老远就看见宿舍亮着
灯，还以为遭了贼，急急一推
宿舍门，门竟是开的。接着就
看见老吴坐在桌上看小说，全
身上下只穿了条三角短裤。还

没等我们开口，老邱好奇心最
重抢着问：“你小子跑哪去
啦?你没看晚会啊?这么快就
回来了?”

“别提了，真他奶奶的倒
霉。”老吴把书扔到自己的上
铺，一脸的懊丧。

“怎么回事啊?我们一转
头就没看见你。”我也觉得好
奇。接下来，老吴的描述几乎
可以被评为这个暑假最搞笑
的笑话，我们又是捶桌子又是

跺脚，差点笑岔了气。
原来，老吴根本就没跟着

我们冲锋，而是一个人绕到了
围墙的最右面，一番打探后居
然就给他发现一扇小窗户，老
吴大喜之下连忙翻窗入室，进
去一看才发现是一个厕所。正
疑惑着，就听一个老妇女咳
嗽，脑子里念头一闪，才意识

到这是一间女厕所，这时候要
冲出去非让别人当流氓扭送
派出所不可。紧急时刻，老吴
急中生智，进了一个蹲位蹲
下，然后关上门。心想等老妇
女方便完了再出去，到时候就
可以大摇大摆地进去看晚会。

没想到，有时候天就是不
遂人愿，也不知老妇女是便秘

还是闹肚子，这一拉还就没个
完，把个老吴困在里面闻着臭

气心急如焚。最要命的还不是
这些，厕所里过一会儿就有女
同志进来方便，一共才3个蹲
位，说不定就有人来拉这个蹲
位的门。好在老吴脑子关键时
刻不糊涂，他一边紧紧从里面
拉住门把，一边有节奏地尖声

尖气地咳嗽，好让新进来的女
同志知道里面有人。

也怪那天看歌舞晚会的
人特别多，这边好不容易等老
太太起身走了，那边又有人及

时进来蹲着，哗哗的撒尿声比
里面的歌声还要持久。老吴本

来就精神紧张，加上里头是又
热又臭，嗓子差点没咳出血
来。要不是把外面的歌声当精
神支柱，没准那晚上就昏倒在
女厕所里。也不知道熬了多长
时间，好不容易听见外面没脚
步声了，慌慌张张地又翻窗出

来。做了五十个深呼吸后，头
昏脑涨地一个人回了学校。

第二天一早，我正蹲在宿
舍前面刷牙，我爸 么谨


